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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哥廷根大学计算机研究所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傅晓明

2017 年 6 月 23 日 - 29 日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报道

大数据指导未来决策

德国大学名城哥廷根，在第十届
中学生“汉语桥”德国预选赛的现场，
记者见到了傅晓明教授和他的妻儿。
在去往其办公室的路上，傅晓明教授
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对青少年儿童语言
学习、自我成长、待人处事的体会。“开
朗，敢于与外界接触”是傅教授颇为
看重的品质。

傅教授的儿子今年 4 岁，和许多
同龄的男孩子一样，好动，身体里有
花不完的能量。但是挺乖巧，在比赛
现场不吵不闹。他爱跟儿子玩耍、对
话。在著名的挽鹅少女铜像前的广场
上，儿子一会儿骑在爸爸肩上，一会

儿拉着爸爸的手转圈，在咖啡厅里，
问孩子能否“和爸爸分吃一块蛋糕”；
儿子鞋带松了自己不绑，说了句“爸
爸，请帮我绑鞋带。”傅教授一边俯
下身子一边回应，本来应该你自己来，
但你用了“请”字。看得出来，他此
时的内心应是充满了喜悦和欣慰。

在哥廷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办
公楼，记者看到了傅教授所在的楼层
中央摆着一张大乒乓球桌。

傅教授笑称这是中国特色，毕竟
研究团队里亚洲学生占的比例不低。
但他有规定，每天下午 5 点之后才可
使用。

谈起儿子 心中满满喜悦

傅教授谈到团队目前几个主要的
研究项目，例如云计算，例如移动网
络，如何根据未来发展需求改造互联
网的基础设施设计和体系。其中不可
避免地谈及德国、美国和中国在该领
域的一些不同。

“手机或者移动设备的使用人数
早已超过台式机，而且不得不说，移
动计算在中国的发展要比德国快，比
如手机支付、各类手机应用，包括共
享单车的模式。德国人接受新鲜事物
有个滞后期，而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
的气氛比德国、欧洲整体环境要好。
IT 这个行业，如果不去考虑长远企业
目标，不引领潮流就会落后。德国人
做事情需要沉思半天，准备好了并经
过论证证明非常完备的方案才开始行
动。”

“美国 IT 巨头，但凡出了个未
成熟的新产品就给用户使用。微软就
是个典型的案例，把各个试用版给用
户用完了，自己再来做调试。欧洲是
测试到低于十万分之一的故障概率后
才推上市场。当大家都在推陈出新时，
德国人还在想着把产品做完美。IT 技
术每半年就产生新的概念，德国人还
要花两年去调研，等到方案出来，人
家已经淘汰旧的版本了。”

他也提到了中国企业。“像华
为、阿里等中国公司的创新文化还是
很厉害的，他们通过人力资源优势和
勤奋和服务的精神，把很多西方公司
无法顾及的方面弥补回来。西方的产

抢市场还是重质量？看中德美 IT 企业发展
傅晓明，德国华人教授学会成员。他于 1994 年

获东北大学工业自动化仪表专业学士学位，1997 年
获该校计算机应用硕士学位，2000 年获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统结构博士学位。同年底至德国，先后就职于
柏林工业大学、哥廷根大学，现任哥廷根大学讲席教
授、计算机研究所计算机网络研究室主任、中德社会
计算研究所所长。

上图为傅晓明教授。                                                 欧洲时报记者张乔楠摄

傅教授与其他大部分华人教授的
经历不甚相同，他是在拿完国内博士
学位后，才到德国后获得教授位置的。
“来德国其实也是很偶然的机会。我
在一个国际学术讨论分发邮件里，看
到了柏林工大招研究人员的消息，其
实已过期一段时间了。我就写了个简
短的邮件，也没正式申请，作简要自
我介绍并询问位置是否还在。没想到
3分钟内教授就回复我了，欢迎我去，
而且还附上了他和助手关于我的德文
讨论过程。”除了德国，他还有中国
贝尔实验室、英国兰卡斯特大学、美
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以及日本东北大
学等科研院所的选项。

3 分钟内的回信，却让傅晓明犹
豫了 3 个月。“农村的孩子，没什么
期待，当时觉得无所谓去哪。我德文
不通，当时对德国也不了解。后来询
问系里一位当过洪堡学者的教授，他
力荐我去德国。”等到他答应柏林工
大，已是 3 个月后，而拿下签证前往
德国，则是博士毕业半年后的事情了。

他从柏林辗转到哥廷根。当时哥
廷根给他提供的只是一个助理教授的
位置，但这个老城给他留下的印象很
好。“我一来到这个城市，不管跟谁
打交道，工作上的人也好，市民也好，
大家都脸上充满微笑与自信，给人一
种阳光明媚的感觉，而且都愿意用英
语交流。”

“柏林那时候还不算是国际大都
市，那会儿去外管局，从凌晨 3、4 点
开始排队，到下午 3、4 点才能出来。

窗口的人不和你说英语，冷冰冰的，
维持秩序的人也常常对等候的人无端
训斥。”他说，可能是一开始恰好碰
到的这些经历，给了人一种不适感。

尽管如此，傅教授也没有否认
柏林工作的经历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和
提升。“不管是同事的支持，工作上
的合作互动，都非常好，有了很多产
出。那一年半学到了很多，不论是研
究的基本方法，团队合作的精神，如
何指导学生，如何将科研与产业应用
结合……那时候也清晰地体会到他们
的工匠精神。”他解释道：“在国内，
如果是企业资助的项目，对方一般会
一直盯着你要产出，要做汇报；在柏
林我们做西门子的项目，我每设定一
个研究课题，对方认为有偏差他会提
出来一起想办法；我每提一个点子，
对方也会一起来讨论该如何往该方向
深入……他们变成了真正的合作者。
很多中国、美国公司出完钱了就不一
定有这个耐心，这么细致地和你讨论。
长期下来，我在与柏林工大及西门子
的同事们合作中收获匪浅。”

柏林的工作经历，也奠定了他在
这个领域的诸多基础，包括人脉网络。
有的同事成为了自己的博士生，后来
成为其他大学的终身教授，有的成了
欧洲定义互联网未来发展的委员会成
员。他也因为在一次会议上认识了德
国电信的朋友，后来拿到了人生中第
一桶成金。那是一个欧盟研究项目，
他在该项目即将签约时得到德国电信
邀请，顶替突然退出的思科公司。

三分钟的回信犹豫了三个月

谈经历

谈合作

谈家庭

近年来，傅晓明教授花费了个人
一半以上精力的项目方向，则是社会
计算领域，简单来说就是大数据。“在
大数据环境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的数据，最后都可以用于挖掘社会规
律和指导社会实践的。”

比如针对某个具体地区一个人
每天出没的场所，如果他居住在富豪
区，每天往返高新技术开发区，那么
判断这可能是一名从事高端工作的人
士，或者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中产
阶级；如一个人居住在一个相对普通
的平民区，又到很高端的写字楼上班，
可能这人是一名门卫或者清洁工……

傅教授解释道：“一个人平常打电话，
浏览网页，通过各种数据可以刻画一
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做出一套体系
之后，可以帮助指导决策，比如贷款
买房如果你没多少钱，又天天出入豪
华场所，那银行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如果你经常出没危险地点，那要判断
你是否属于某些犯罪集团等特殊群
体，这个也可以应用于警察局。包括
社会投资、教研事业，甚至寻找创新
创业的商业伙伴，到底需要什么样的
人，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数据和分析来
得出结论。”

傅教授介绍，个人和企业之外，

大数据也可以用于智能交通、城市规
划以及智能制造。比如，了解到人的
出行规律、汽车公交的运行情况，将
有助于优化城市交通、城市布局，个
人出行决策等。“需要注意的是数据
安全和公民隐私问题。我们获得的都
是匿名数据，或者对含有个人信息的
数据进行脱敏。将来社会肯定会往大
数据化发展，你的智能手表、眼镜、
单车、汽车，手机等，各类信息会成
为未来影响决策的依据。来自不同领
域的多维数据融合在一起，还可以做
个体、局部或全局的判断、决策和优
化。”

花费一半以上精力研究大数据
谈专业

傅教授在哥廷根呆了 15 年，他
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在老市政厅广
场，他给记者介绍每个哥廷根博士生
都要亲吻挽鹅女孩铜像的故事。他在
这里不仅因为生活愉快，也因为哥廷
根大学给他的高自由度。

“我在 2006 年拿到了 3 个大学
的终身教授位置，哥廷根大学说很愿
意留下我，给我创造更好的科研条件，
我很感动。也是因为高度的国际化环
境，我想其他没有哪个德国大学会让
我用英语给本科生上课，要知道第一
次时还是 15 年前，而且我拿的是非
德国、非西方的学位。在这里，一切

都由我做主，愿意做的事情都可以实
现。我没有那么多羁绊，没有人对我
的事情进行过多的所谓评估和考核。”

说到这里，傅教授不由自主地谈
及对国内教育环境的个人见解。“大
部分老师和家长认为学生上中学是为
了高考，上了大学是为了毕业，很多
学生也跟风，一心只想高分而不去着
重培养独立思考、实际应用和个人交
流能力。在很多高校，大部分研究人
员也是为了评估指标，为了申请人才
计划而奋斗。相比之下德国中小学看
上去简直是放羊，大学里才体现出来
孩子们中小学期间在思考、动手和综

合能力方面积累的后发优势，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充满着求知欲和创新意
识，积极开朗地面对未来挑战。对教
师而言，大学里并没有指定每年要完
成什么硬性指标，不存在需要发多少
文章、培养多少人的要求，大家可以
放心去尝试，失败了也没关系，学校
继续支持。结果是，这种学术自由、
不追求评估和考核体系的氛围，反而
造就了德国历年来高等教育不计其数
的创新型人才和一流研究成果。”任
重而道远，傅教授期待着与同仁们一
起，在加强中德、中欧科研教育合作
等方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科研环境的高自由度
谈大学

品固然可靠，但一旦出了问题，推三
倒四，反馈滞后经常需要一个星期，
客户就不满意了。而当诸如法国电信、
德国电信、英国电信等西方公司需要
花三五个星期才能解决问题时，华为
可以用半天、一天，最迟三天就把故
障全面解决，并非每一家公司和个人
都能吃得了这个苦。”

在 IT 产业，占领市场尤为关键。
傅教授说：“当市场有一半是你家江
山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定义市场规则
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可以互补。

你可以有美国人让客户查错的胆识，
又提供迅速的售后服务，注重占领市
场，再去提高用户体验。德国很多小
企业，在各自领域都是顶呱呱的，但
全局观有所欠缺，他们没想着要做大
做强。所以德国还是需要像博世、西
门子这样的大集团在前面冲。美国虽
然现在的制造业不怎么行了，但各类
专利还是掌握了一大堆。靠着这些高
端技术专利，收取着各国包括中国企
业很多专利使用费，这是美国在国际
上创收利润的一大部分。”


